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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驢 ”：一道唐代名饌的考察
――兼論雄性生殖器的食用

高啓安

引言――難解的“驢 ”

　筆者在前番研究唐代佳 “野駝酥”時，曾引用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七
中記載的一條材料：“將軍曲良翰能爲驢 駝峰炙”�。其中“驢 ”一詞，一直不得
其解。查汲古閣本、學津討源本《酉陽雜俎》，均作“驢 ”（異體字有“ ”、“鬃”
等）；檢索當代引用和校注，大多或不作解釋，或乾脆省“驢 ”二字，只解釋“駝
峰炙”�。莊申先生曾對這段話有過一個解釋：

，音棕，是馬頸上的長毛，字義與鬃相同。所以驢鬃，應該是驢頸上
的長毛。……因此駝峰炙，就是用火來 帶著駱駝毛的駝峰。從烹調的
角度來看，在駝峰與驢鬃之間，是毫無關係可言的。不過鬃的本義既是
頸上的長毛，從這個關鍵上看，也許可以用鬃來代表頸。如果這個推測
無誤，炙字不但應該與駝峰有關，與驢頸也有關。那就等於說，在曲良
翰所喫的食物之中，既有 的驢頸，也有 的駝峰。即使把驢頸的問題，
暫時不加討論，“駝峰炙”就是 駝峰，應該是無可疑的。�

這個解釋顯然過於勉強，所以，作者自己也置於疑似之間。設若爲“驢頸”，爲何不
直接寫作“驢頸”？ 而要用“鬃”來代替“頸” ？ 且從烹 的角度看，驢頸肌肉

�［唐］段成式著、方南聲點校《酉陽雜俎》卷七。中華書局，����年，第 ��頁。高按：“‘驢 ’
無解。此或爲傳抄時致訛誤。俟考。”日本京都大學《漢字と文化》第 ��號《絲綢之路上的一道美味
佳 ――岑參詩中的“野駝酥”解讀》，第 ���頁。

�徐海榮主編《中國飲食史》第三册第八編第二章《隋唐五代時期的食物加工與烹 》所列炙品第
七“駝峰炙”，“據《酉陽雜俎》前集記載：‘將軍曲良翰能作驢鬃駝峰炙，甚美。’”卻沒有解釋“驢
”（華夏出版社，����年，第 			頁）。《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一書在“炙品”中只列了“駝峰炙”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第 
��
�頁）。《中國食經》只列“駝峰炙”，而不介紹“驢 ”（任
百尊主編，上海文化出版社，����年 �月出版）。有人將這句話翻譯爲現代漢語：“將軍曲良翰能將
驢鬃駝峰炙 着喫。”

�莊申《從“八珍”的演變看中國飲食文化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
本，第二分（民國七十九年），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一年三月，第 
���
��頁。



組織與其他部位並無二致，不需要特殊的烹 方法。
　　日本學者今村与志雄先生在譯注《酉陽雜俎》時說：“ ，即鬃毛，但驢的鬃毛
和駝峰的 肉究竟是何種料理，難以理解。待考。”�

　　這些都與該詞不好解釋有關，因爲按照常理，“ ”字除了驢馬頸上的鬃毛一個
解釋外，沒有其他的含義。

　　《說文解字》： ，馬鬣也，從馬㚇聲，子紅切。（《說文解字》卷十上）
　　《廣韻》： ，馬鬣。（《廣韻》卷一）
　　《集韻》： ，馬鬣也。（《集韻》卷一）

　　其他中國古代字辭典籍都對“ ”有相同的解釋。不煩舉。
　　“驢 駝峰炙”按照字面解釋，可以分解爲“驢 炙、駝峰炙”或“驢 、駝峰
炙”。但無論如何，“驢 ”一詞，只能作“驢的鬃毛”解，將軍曲良翰即便是一個出
色的烹 大師，將“驢的鬃毛”烹調成佳 也令人匪夷所思。
　　那 ，問題出在 里 ？ 筆者曾懷疑“或爲傳抄時致訛誤”。從與“駝峰”同
列分析，應該是驢的某一個特殊的肢體或部分。如果是傳抄致誤，則該字究竟是何
字？ 表義的究竟是驢的 部分？ 本文試圖對此做出解答，並探討其文化傳承關係。
其中或有臆測不當之處，敬請方家賜教。

一、“驢 ”與“驢 ”

　從《酉陽雜俎》的行文看，與唐代名饌“駝峰炙”同列，則“驢 ”必是驢之某
部分肢體或特殊的組織。檢索唐代文獻，唐人食驢肉之某一部分，有“驢腸胃”�；
《食醫心鑒》中列有“驢頭”、“驢皮”，“頭”和“皮”均沒有“馬”字作偏旁。其他
腸、胃、腿、肺、脾、肝、蹄、尾、舌、胯等肢體，也無有以“馬”作偏旁的稱謂。
而食用其他特殊的肢體亦未見之於文獻。民間雖有“羊肝狗肺驢板腸”（各地說法不
一，或曰“羊肝狗肺馬板腸”）之說（皆被視爲美味，一些地方還有“寧舍 和娘，
不舍驢板腸”之說）（但《藝林彙考》有另外的解釋：“《嶺表録異》曰：交趾重不乃
羮，不乃，擺也，牛羊 擺洗作羮，貴嗅其臭。今北方有驢板腸。板或擺之訛。”）�但

�今村与志雄譯注《酉陽雜俎》第二册，第 ��頁注九：“驢 、駝峰の焼肉： は、たてがみ。驢
のたてがみと、らくだのこぶの燒肉とはどんなものなのか。わかりかねるところがある。待考。”。
東洋文庫 ���，平凡社，����年。

�《太平廣記》卷 ���“報應”，中華書局，����年，第三册，第 ���頁，見注 	�。
�［清］沈自南撰《藝林彙考》“飲食篇”
卷二，中華書局，����年，第 ���頁。驢馬板腸作爲美

食，由來久矣，古代常有將心愛之馬殺了來滿足所愛之人口味之好的事例：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於再三，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熱則靡爛，稍失節
則堅 。庖人畏刑責，但生縛驢於柱，才報酌酒，輒旋刺其腹，抽腸出，洗治，略置湯中，便取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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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與“ ”字形相去甚遠。
　　只有一條材料，是說有一種馬，稱之爲“肉鬃馬”。唐代著名詩人杜甫有《鄧公
馬行》詩，其中有“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 連錢動”句，“肉駿”一詞，宋代
兩位名人同時懷疑是“肉 ”之誤。蘇軾說：

余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鬃如牛，項下重胡倒立，毛生肉端，蕃人云
此肉駿。乃知《鄧公 馬行》“肉駿 連錢動”，當作“肉 ”�。

另一位名人王安石也有此懷疑。據宋人蔡啓《詩話》記載：

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
敢徹去。至王荊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
有才過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舍正而從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刊注而從正。
若此之類，不可概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
臥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 連錢動”，
肉駿，於理若不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駿作 ，以爲本誤耳�。

　　關於“肉駿”是否爲“肉 ”，將在後文論述。但即使“肉 ”確實爲頸項突出
且下垂的部分，可以製作出特殊的佳 ，但那是馬之“肉 ”，驢並沒有那樣的“肉
”。

　　後讀《鹽鐵論・散不足》篇謂：“古者不粥 ，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

劑五味以進。而持紙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獻焉。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
自公廚旁過，正見數驢咆頓柱下，皆已刳腸而未即死，爲之悚然。客生於關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
復挂口。（《夷堅志》丁卷一“韓莊敏食驢”。［日］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年，第 ���頁。）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閒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
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
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于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
“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
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本，黃雪簔輯《青樓集及其他四
種》，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初版第 �頁。）
　　日本古籍中也有“驢腸”的記載。在《庭訓往來》（《續群書類從》第十三輯，第 ���卷，第 ����

頁。經濟雜誌社明治四十年印行）、《尺素往來》（《新校群書類從》卷一百四十一，第 ���頁，內外書
籍株式會社昭和六年印行。）以及《宗五大草紙》（上）、《奉公覺悟之事》（一）、《撮壤集》“羹類”中
（《增補語林倭訓栞》（下），《撮壤集》第 ��頁。皇典講究所印刷部，明治三十一年）均載有“驢腸羹”
一味。訓讀爲“ろちゃかん”。與“羊羹”一樣，日本的“驢腸羹”也與驢無涉，只是引進來一個食
物的名稱，其實也是一種“菓子”。但也說明在中國曾流行以驢腸爲原料的“驢腸羹”這一美味。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注釋《東坡志林、仇池筆記》第 ���頁，《仇池筆記》第 ��“杜子
美詩”。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年。

�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蔡 夫詩話》下册，一五“王荊公校改杜集”，中華書局，��	
年，第
�	�頁。

��



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遍列， 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䐲馬
，煎魚切肝，羊淹雞寒，挏馬酪酒，蹇捕胃脯， 羔豆賜，鷇膹鴈羹，臭鮑甘瓠，
熟梁貊炙。”始疑“驢 ”當爲“驢 ”之誤。
　　此段話王貞瑉先生翻譯如下：

古時候，沒有賣熟食的，也不在市場上買喫的東西。到了後來，才有殺
豬、宰牛、賣酒的，不過也就是賣酒、賣熟肉、賣魚、賣鹽罷了。現在，
街上店鋪裏熟食擺滿了櫃 ，菜 陳列形成了一個市場，勞動時很懶散，
喫東西卻務求趕時令，嘗新鮮。 豬肉，韭菜炒雞蛋，切得很細的狗肉、
馬肉，油炸的魚，切好的肝， 羊肉，冷醬雞，馬 酒，驢肉干，美味
胃脯，燉小鳥，雁肉湯， 鮑魚，甜瓠瓜，還有精熟的米飯和燒豬�。

　　王貞瑉先生將“馬 ”解釋爲“ （��ā�）即‘臇’，北方稱‘鞭’，可下酒。”（同
上，注 �）
　　馬北非注《鹽鐵論》謂：“馬 （���），小馬的陽物。”��

　　林乃繠先生雖認爲“馬 ”即“馬鞭”，但解釋爲“紅燒馬鞭”��，不知何據？
他的這一觀點，也有一些學者贊同��。
　　“ ”，最早出現在老子《道德經》當中。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
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 不啞，和之至也。精
和曰常，知常曰明，益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
道早亡。（《道德經 ��章》）

對“未知牝牡之合而 作，精之至也”一句，歷代校注雖有差別，但均認爲所指爲雄
性動物生殖器。
　　朱謙之先生列引諸家解釋，對“ ”的諸異體字論之甚詳，現不憚冗長，引述
如下：

　　嚴可均曰：“而䘒作”，王弼作“而全作”。釋文引河上作“䘒”，本
一作“ ”。“精之至”，河上、王弼“至”下有“也”字，下句亦然。

�王貞瑉譯注、王利器審定《鹽鐵論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年。
��馬北非《�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年，第 �	�頁注 �。
��林乃繠《中國飲食文化》，商務印書館，���
年，第 ��頁。
��安忠義先生將這段話概括爲：包括揚 �即 羊羔
、豚 � 乳豬
、韭卵 �韭黃炒蛋
、狗䐲 �切片醬

狗肉
、馬 �紅燒馬鞭
、煎魚 � 汁煎魚
、切肝 �白灼豬肝
、羊淹 �臘羊肉
、雞寒 �冷盤醬雞
、挏馬
酪 �酥油
、酒 �酸馬 酒
、蹇捕 �野豬火腿
、胃脯 �醬肚醬肉
、 羔 � 燒羊羔
、豆餳 �甜豆腐腦
、
白鮑 �白灼鮑魚
、甘瓠 �甘脆泡瓜
、熱梁和炙 �糯小米叉燒烘飯
。安忠義《從漢簡等資料看漢代的食
品加工技術》，《魯東大學學報》����年 	期，第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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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稼孫曰：“而作”，“而”下原空一格，嚴臆增“䘒”字，禦注泐。
　　羅振玉曰：敦煌本、景福本亦作“䘒”。“精之至也”，景龍、禦注、
敦煌三本均無“也”字，下“和之至也”同。
　　謙之案：遂州、磻溪、樓正、柰卷、嚴、顧、彭、王羲之、趙孟頫諸
本並作“䘒”，傅、範作“ ”，高 作“ ”。范應元曰：“‘ ’，傅奕
與古本同，今諸本多作‘䘒’。玉篇‘ ’字注亦作‘䘒’、‘ ’，系三
字通用，並子雷切，赤子陰也。”
　　俞樾曰：按“而全作”，“全”字之義未詳。王注：“作，長也，無物損
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本“全”作“䘒”，而其注曰：“赤
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
“䘒”字。《玉篇》肉部：“ ，赤子陰也。”“䘒”即“ ”也。疑王氏所
據本作“全”者，乃“侌”字之誤。“侌”者，“陰”之本字……老子古
本，蓋從古文作“侌”，而隸書或爲“侌”，武梁祠堂畫象“陰”字左旁作
“ ”是也。“ ”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相似，因誤爲“全”
矣。是故作“侌”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侌”之誤字，作“䘒”者其
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易順鼎曰：按釋文云：“河上本一作 。”又引說文：“ ，赤子陰也。”
說文無“ ”字，據此則唐本有之。玉篇亦云“ ，赤子陰也”，即本說
文之義。是說文本收“ ”字，蓋即出於老子。“ ”“全”音近，故或假
“全”爲之。王注之誤，在於望文生義，不知“全”爲“ ”之假借。��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之養生醫書《十問》中，也有“ ”字，不過寫作“竣”，各
方校注者均注作“ ”，可證當時稱生殖器爲“ ”較 遍：

王子喬父問彭祖曰：“人氣何是爲精乎？”彭祖答曰：“人氣莫如竣（ ）
精。竣（ ）氣宛（菀）閉，百脈生疾；竣（ ）氣不成，不能繁生，故
壽盡在竣（ ），竣（ ）之葆愛，兼予成左（佐），是故道者發明唾手
循辟（臂），靡（摩）腹，從陰從陽，必先吐陳，乃翕竣（ ）氣，與竣
（ ）通息，與竣（ ）飲食，飲食完竣（ ），如養赤子。赤子驕悍數
起，慎勿出入，以修美浬（理），軲白內成，何病之有？ 坡 （彼）生有
央（殃），必卞（其）陰精 泄。”��

關於“䘒”，《唐韻》謂：“臧回切，同 ，赤子陰也。”《集韻》謂：“津垂切，音厜；
臧戈切，音侳；祖誄切，音濢。義並同。或作 。”顯然，“ ”應爲“ ”之訛誤。

��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年，第 �������頁。
��魏啓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第二册，成都出版社，����年，第 ���頁。

��



　　當今粵語仍稱男性生殖器爲“ ”。“ ，���
Ă
£，小男孩的生殖器： 仔， ，

鳩 ，義同前。讀書音 ����
Ă
£，口語變讀 �韻。俗稱‘鴣鴣 ��Ą£ ��

Ă
£’。”��

　　但也有另外一種解釋。
　　張孟倫先生將“馬 ”之“ ”解釋爲“同臇，少汁的肉”��。他的觀點顯然受
了楊樹達先生的影響��。
　　王利器注曰：“楊樹達曰，‘ ’字，今本《說文》無，《老子音義》引《說文》
云： ，赤子陰也。與此義不合。此 ，假爲臇，《說文》：臇，膗也。《文選》曹子
建《名都賦》注引《倉頡解沽》云：臇，少汁 也。‘ ’之爲‘臇’，猶‘俊’之爲
‘儁’矣。案《文選・招魂》：鵠酸臇鳧。《集注》：王逸曰：臇，小 也。呂向曰：臇，
也。” ��

　　而且有“上至邯鄲，趙王庶兄 子進狗䐑、馬醢”��可證。
　　雖然《東觀漢記》中記載 子給光武帝進狗䐑、馬醢，與《鹽鐵論》所述似乎暗
合。但《鹽鐵論》所舉均爲市肆所賣熟食，當以醬制類食物爲主。所舉的近二十種
食物當中，流質的只有酒和雁羹兩種，因此，狗䐑、馬 符合市肆買賣的場合。且西
漢鹽鐵會議召開於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	年），《鹽鐵論》約撰于三十餘年後的元
帝時（公元前 
�年左右），而 子給劉秀食用狗䐑、馬醢的事發生在昆陽之戰後（更
始元年，即公元 �
年）不久（劉秀至邯鄲鎮撫河北時），事隔 ��多年，未必當時在
市肆流行的食物在此時仍同時供之于來客，兩者當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筆者認爲《鹽鐵論》所記載之“馬 ”，正如學者們所說，應爲雄性馬的
生殖器。這樣，與“駝峰炙”同列的“驢 ”就好解釋了，其實就是中國人慣稱的
“驢鞭”――雄驢的生殖器，只不過當時寫作“ ”。形成于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
經》中已然出現白馬陰莖用於治病，更說明馬 食用歷史之悠久。

二、從“ ”到“駿”到“ ”

　按動物之肢體，古代多作形聲字，以偏旁表其意，從肉，如上舉。查《說文解
字》卷十“馬部”，共 	��字，即便馬和驢，除“ ”外，并無以“馬”作偏旁來表

��李榮主編、白宛如編纂《廣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年，第 ��頁。此條材料線索
爲王丁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張孟倫《漢魏飲食考》，蘭州大學出版社，����年，第 ��頁。
��“樹達案：《東觀漢記光武紀》云：‘光武至河北，趙王庶兄 子進狗䐑馬醢。’案：狗䐑即狗䐲

也，《說文》‘肉’部云：臇， 也，從肉雋聲，讀若簒，或作㷷。《文選》注引《倉頡解詁》云：‘臇，
少汁 也。’ 、臇音近，文假‘ ’爲‘臇’耳。”（楊樹達《鹽鐵論要釋》，科學出版社 ����年，第
��頁。）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中華書局，����年，第 ��	頁，注 ���。
��［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一“世祖光武皇帝”，中州古籍出版社，����

年，第 �頁。

��



義某部分肢體或組織的字。因此，“ ”字顯然爲誤。
　　那 ，“ ”是如何訛爲“ ”的 ？
　　今本《說文解字》卷四“肉部”：“ ，赤子陰也。從肉夋聲。”“駿，馬之良材
者，從馬夋聲，子峻切。”所以“ ”與“駿”同聲。但宋本《說文解字》“肉部”無
“ ”字，由上引朱謙之先生注《老子》可知，唐代文獻多作“䘒”字，是知唐人不常
用“ ”，多以他字替代，或寫作“駿”，進而訛爲“ ”，如同上舉時或寫作“竣”、
“䘒”、“ ”一樣。這或許是段成式或後來傳抄者致誤之原因吧。
　　前述蘇軾和王安石均認爲杜詩“肉駿”一詞“於理不通”，當改作“肉 ”。蘇軾
甚至舉出他看到秦州（今天水）所進的一匹馬的特殊之處，蕃人稱作“肉駿”，因此
認爲“肉駿”當爲“肉 ”。實際上，杜甫所見鄧公馬爲大宛汗血馬，非“蕃人”所
進之吐蕃馬。“肉駿”不一定指頸項的突出肌肉。因此，將“肉駿”改爲“肉 ”當
是對杜甫詩的誤解。
　　唐人將類似馬的特徵寫作“肉駿”非止杜甫詩一處。令狐楚《進異馬駒表》謂：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界，去五月十二日夜， 化
馬羣內異駒一疋，白騧文馬，畫圖送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専徃考驗，並母取到太
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騧色，駝頭趺額，紅鼻肉駿，尾上茸毛，額帯星及旋，肋骨
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黒……”��也寫作“肉駿”而非“肉 ”。所以杜詩謂“肉
駿”，乃“肉 ”，猶民間謂“肉㞗”也，或者指某部分突出之肌肉或骨骼。
　　看來，唐人時或將“ ”寫作“駿”。自蘇軾、王安石以後，諸家文獻才將類似
的馬稱作“肉 馬”。
　　元人佚名撰《饌史》引《酉陽雜俎》這條材料，已然寫作“驢 ”��，則傳抄致
誤或更早。
　　民間將雄性動物生殖器稱爲“㞗”（《西安方言詞典》寫作是字，也有寫作‘球’
字的）��，也稱作“龜”。
　　按：龜，《唐韻》：居追切。《集韻》：居逵切。《韻會》：居爲切。又《廣韻》：居
求切。又《集韻》、《韻會》：祛尤切。《正韻》：驅尤切。應劭注《漢書・地理志》“龜
茲”之“龜”：音丘��。“駿”即“ ”的假借，而“ ”也即“龜”，“龜”，今日許多
地方方言正指雄性生殖器。
　　因此，杜詩謂“肉駿”，乃“肉 ”，也即“肉㞗”。
　　即使杜詩之“肉駿”確爲“肉 ”，但那是指馬，無論如何驢沒有那樣的特徵（關

��《全唐文》第 ��部・卷五百四十“令狐楚”，中華書局影印本第六册，第 ����頁，���	年。
��［日］篠田統、田中靜一集《中國食經叢書下・饌史》，書籍文物流通會出版發行，昭和四十七

年九月，第 ���頁。
��李榮主編、王軍虎編纂《西安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年第二版，第 ��	頁。
��《前漢書・地理志》第八下，卷二十八下。第 ����
����頁。注 �。

��



於“肉駿”究竟指何種特徵的馬，筆者雖生長西北，閱馬不少，但至今不得要領）。
　　這樣，我們有理由相信《酉陽雜俎》的“驢 ”原當寫爲“驢駿”，或因形近而
誤爲“驢 ”，或如同蘇軾、王安石一樣，傳抄者由於不解“驢駿”即“驢 ”而徑
改爲“驢 ”，而“驢 駝峰炙”當非“驢 炙、駝峰炙”，而是兩種加工方法。

三、由食驢到食“驢 ”

　家驢［����� ������］起源於北非。約公元前 �			年左右中国新疆一帶開始蓄
養��。《中国食物事典》謂：“家驢被認爲是原産於北非的動物，經由印度傳入中國。
殷商時已經作爲家畜而被飼養，是一種古老的家畜。”��《家畜文化史》一書認爲：
“中國唐虞時期，驢尚屬於‘奇畜’，《史記》的《匈奴列傳》有‘匈奴奇畜驢騾也’的
說法。因此，當時的中國還沒有驢。或者即使知道，也因爲少而不常飼養。但當時
邊境的少數民族卻飼養有很多，驢在中國內地飼養開始于與烏孫、大宛、大月氏等
少數民族的交流。西方的奇異動物被引入中國應在漢代。”��尚無信史證明中原飼養
驢起源於何時，但至遲在戰國末期，驢可能已經作爲交通工具而被西部一帶飼養。
　　關於驢在中國的蓄養使役歷史，顧炎武《日知錄》說之甚詳：

驢騾：自秦已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爾雅》無
驢而有鼰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
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槖駝、野馬、 、
爲獻。驢父馬母曰鸁，馬父驢母曰 。《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

謂之騾。《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
駿良 。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 。是以爲
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 、槖 、蛩蛩、驒 、 、
驢騾。王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吊
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

��楊再《中國養驢史話》，張仲葛、朱先煌主編《中國畜牧史料集》，科學出版社，����年，第 ���

頁。
��田中靜一編著、洪光柱監修《中國食物事典》，柴田書店，����年，第 ���頁：“ロバは北アフリ

カの原産といわれる動物で、中國にはインドを經由して入り、殷代にはすでに家畜として飼育され
たいたといわれる古い家畜である。”

��加茂儀一《家畜文化史》，財團法人法政大學出版局，����年，第 ��	頁：“中國では唐虞の時
代には驢はまだ奇畜に屬していた。すなわち《史記》の「匈奴列傳」によると「匈奴奇畜驢騾也」
とある。したがって當時はまだ中國には驢はいなかった。あるいは知られていたとしても、少なく
ともそれはふつうに飼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は事實である。しかし、當時の邊境の蠻族は盛んにこ
れを飼っていた。そして驢が中國本土にはいってきたのは、それらの蠻族であった烏孫、大宛、大
月氏らと中國との交通が始まり、西方の珍品、奇物が中國にもたらされた漢の時代である。”







朔《七諫》：要褭奔亡兮騰駕槖 。劉向《九歎》：郤騏驥以轉運兮，騰驢
騾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 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
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
而貴幸。《後漢書・五行志》：靈帝于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
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仿效，至乗輜軿以爲騎從，互相
侵奪，賈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
國之用。《鹽鐡論》：騾驢驢 （引者注：此處衍一“驢”字），銜尾入
塞，驒奚 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 驅騾驢、馭宛馬、鞭
。《霍去病傳》：單于遂棄六騾。《匈奴傳》：其竒畜則槖 、驢騾、
、 、驒奚。《西域傳》： 善國有驢馬，多槖它。烏托國有驢無牛。
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
可見外國之多産此種，而漢人則以爲竒畜耳��。

　　史載，漢武帝伐大宛時，徵發的交通工具中，就有不少驢：“赦囚徒材官，益發
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
騾槖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而在漢與匈奴的戰爭中，多次俘
獲匈奴的頭口，其中驢占了不少：“以恵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
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穀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
得馬牛驢騾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余萬頭。”��“羌復敗散。 追至穀上下門窮山深
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
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
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
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戸。”��但漢匈戰爭之前，驢可能還主要飼養
在西部，大多依賴於與邊境少數民族的交易。
　　上引《鹽鐵論・力耕第二》尚有“騾驢 駝，銜尾入塞，驒 馬，盡爲我畜。”、
“今騾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工”的說法��。當然還不會出現以驢的生殖器爲佳 的記
載。而馬的飼養歷史在中原已經很悠久，所以出現“馬 ”。
　　漢匈戰爭和張騫鑿空後，中原和西域的來往進一步密切，中西交流到了一個空
前的階段，史料中不時出現驢的蹤影。
　　漢靈帝在宮中駕驢車，遭到了人們的非議：“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

��黃侃、張繼校勘《原抄本日知錄》，卷二十九，臺灣明倫出版社，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第三版，
第 �������頁。本引在部分地方重新做了標點。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中華書局校点本，第十册，第 ����頁。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第八，中華書局點校本，第二册，第 ���頁。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五十三，中華書局校点本，第八册，第 	���頁。
��《鹽鐵論・力耕第二》。同上注，第 	�頁。

��



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 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
凡執政者皆如驢也。”��這和驢的形象不好有關，人們總是拿驢和馬作比較，嘲笑驢
的身形和速度，騎乘者往往成爲人們的笑柄��。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
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
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 益兩字。因聽與 。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
馬，豈驢勝馬邪！ 其見親狎如此。”��但驢的叫聲似乎獲得了一些士人的青 ，學驢
鳴以博得他人一笑的事例成爲率性不拘禮節的寫照。
　　“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禦史。王莽簒
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
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

　　《世說新語・傷逝》：“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 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
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以學驢鳴爲樂說明南方蓄養不多，以驢爲稀罕之物。地處南方的東晉孝武帝尚
難以見到：“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
云：‘正當似豬。’”��雖是小說家言，然作者距時代較近，當非虛言。
　　上舉《鹽鐵論》“蹇捕胃脯”是最早的以驢肉爲食的記載，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
期，以驢肉爲食的記載漸多。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引《晉後記》：“成都王圍京邑，城中魚肉無出，營巷
賣死驢馬肉，雜死人肉賣之。”�	

　　“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
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第八，中華書局點校本，第二册，第 ���頁。
��“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史記》卷一百二

十七“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中華書局校点本，第十册，第 ����頁。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六十四《吳書》十九，中華書局校点本，第五册，第 ����頁。
��《晉書》卷七十七，列傳第四十七，中華書局點校本，第七册，第 ���������頁。
��《後漢書》卷八十三，列傳第七十三，中華書局校点本，第十册，第 �		�頁。
��楊勇著《世說新語校箋》：“傷逝第十七”，臺灣正文書局有限公司，����年，第 
��頁。
��《晉書》卷四十二，列傳第十二，中華書局點校本，第四册，第 ���	頁。
��［南朝梁］殷芸編纂、周愣伽輯注《殷芸小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頁。
�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中華書局影印本，第四册，����年，第 ����頁。

��



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 ��

　　雖然虐殺暴露了統治者的荒淫殘暴，但也反映此時驢肉已經和豬雞牛羊等同列
宮廷飲食原料之中。因此，《中國食物事典》謂“清代以前的飲食著作，例如在清代
乾隆年間的飲食著作《調鼎記》所列的 ����多種食物烹 法中，不見驢肉的烹 方
法。”��不確。
　　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就記載了當時驢肉的做法：“作 肉法：驢、馬、豬
肉皆得。臘月中作者良，經夏無蟲；餘月作者，必須覆護，不密則蟲生。麤臠肉，有
骨者，合骨麤剉。鹽、曲、麥 合和，多少量意斟裁，然後鹽、麴二物等分，麥
倍少於麴，和訖，內甕中，密泥封頭，日曝之。二七日便熟。 供朝夕食，可當醬。”
��《鹽鐵論》謂“蹇捕胃脯”，“胃脯”如即驢板腸，則以驢肉爲食更早。
　　南陳的亡國之君東昏侯陳叔寶甚至以驢肉爲最愛。“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
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毎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呉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寳云：既
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寳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寳常耽
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未幾，帝又
問監者叔寳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
驚。”��

　　到了唐代，驢的形象不僅見之于文學作品的專門描寫��，而且出現在了藝術作品
中，����年西安土門村就出土了一件騎乘驢的雕像��：

��《晉書》卷一百十二，中華書局校点本，第九册，第 ����頁。
��田中靜一編著、洪光柱監修《中國食物事典》，柴田書店，����年，第 ���頁：“清代以前の料理

書、例えば、清に乾隆年代の料理書といわゆる＜調鼎記＞には �書で ����餘種も料理が出ている
が驢肉料理は見られず……”。《飲膳正要》卷一“妊娠所忌”條也有“食驢肉令子延月”的說法。

��繆啓愉《齊民要術校釋》卷九“作宰、奧、糟、苞第八十一”，第 	�	頁，農業出版社，����年。
��《南史・陳本紀下》，卷十，中華書局校点本，第一册，第 ���頁。
��如柳宗元著名的作品《黔之驢》；敦煌文獻 
�����號《祭驢文》等。（《英藏敦煌文獻》三册，第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年。）
��《陝西、甘肅、新疆出土漢唐絲綢之路文物展》，第 ��圖。讀賣新聞社，����年。

��



而以驢肉爲食也多見于史料。在像吐魯番、河西這樣飼養驢較多的地區，以驢肉爲食
當很 遍。地處西部的敦煌乃至河西，是傳統的養驢地區。驢在這裏不僅是歷代政府
用於戰爭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 通人家用于農耕、運輸、碾磨的主要役畜，當然也是
肉食來源之一。晚唐五代時期，敦煌文書中記載了數則使用驢的資料：如�������、
�����	、����
�、������等卷中都有 驢和使役驢的記載。而��
��
����
�
��《唐
天寶年代敦煌郡會計牒》則記載了當時敦煌郡各戍“供使”驢的狀況以及驢皮、驢肉
處理的資料：
……

� 合同前月日見在驢惣肆拾捌頭，並父。
�
 合同前月日見在 牛驢皮惣捌拾貳張
�� 拾張 驢皮 貳張 皮
�� 壹拾張牛皮
�� 合同前月日見在供使驢惣壹伯頭；
�� 壹拾三頭烏山戍，壹拾肆頭雙泉戍，
�
 貳拾壹頭第五戍，貳拾頭冷泉戍，
�� 三拾貳頭廣明戍。
……
甚至驢也充當“長行”的艱巨任務：
……
��� 合同前月日見在長行驢惣壹拾頭 並父……

這些由政府豢養的驢死後有規定的處理辦法：
……
��
 合同前月日見在死驢馬肉錢價惣陸疋壹丈肆寸絁練貳碩 㪷壹
��� 勝□合粟䜺 拾 枚 頭 拾陸張皮壹拾 斤肆銖□ 捌阡
��� □伯□拾捌文伍分錢 拾 斤膠……��

　顯然，官驢、馬死後，通過出賣或交換肉、皮，以獲得其他物資。“死驢馬肉”
之所以有“錢價”，正是驢肉作爲食原料的真實寫照。可見，敦煌人也一直以驢肉爲
食。時至今日，驢肉仍是敦煌人的傳統美食，當地的“驢肉黃面”有一定的知名度。
　　發現于敦煌的《備急單驗藥方卷》上也有數則以驢之某部位爲原料的藥方：
　　 ��		���《備急單驗藥方卷》有以驢蹄治療“赤痢”方�“又方：取驢蹄燒作灰，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册，第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參照唐耕耦、陸宏基
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第一輯，書目文獻出版社 ��	�年，第 ��	��
	頁。本錄個別字與
之稍異。

��



和酒服之。”��

　　 ������：“又方：取驢脂一升，熬令熟，濾去滓， 白一握，細切，於□□訖，
貯瓷器中，和羹粥酒任食多少，每服訖，即法□□須喫一碗 粥，無所禁忌。”��

　　吐魯番阿斯塔納唐代墓葬文書中也有“驢脚壹節”的記載��。
　　在內地，一些殘暴的虐食者爲了滿足特殊的口味，將早期的虐殺方式更推進一
步，創造了 炙活驢這一駭人聽聞的烹調方式，最有名的要數武則天的寵臣張氏兄
弟了：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奢。易之
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
渴即飲汁，火炙痛即回，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
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
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
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脅取腸，良久乃死��。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鼈，輒緘其足，
暴於烈日。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鼈方醉，已熟矣。復取驢 於庭
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
飲之，驢未絕而爲火所逼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
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爲地下責其過害物
命，詹對以某所爲，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
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爲小諫。
（出《玉泉子》）��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
謂之鼈䭔。又性嗜 驢，以驢縻絆於一室內，盆盛五味汁於前，四面迫
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爲饌。前後烹宰，不記其數。後
扈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群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
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網葢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
須如此，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

��《英藏敦煌文獻》第 ��册第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年。
��《英藏敦煌文獻》第 �册第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年。本錄文參考了王淑民《敦煌�備

急單驗藥方卷�首次綴輯》，分別爲第 ��行、第 ���	���行。《中華醫史雜誌》�

�年 �期，第 �
卷
�期，第 ��	��頁。

��阿斯塔那二〇八號墓 ��
���
�：��，��，唐長儒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 册，第 ��頁。
第一字只殘存下部一部分，諸家識讀為“驢”字。 文物出版社，����年。

��“叢書集成初編”本《朝野僉載》，中華書局，����年，第 ��	��頁。
��《太平廣記》卷 ���“報應”，中華書局本，第三册， ����年，第 ���頁。
��《太平廣記》卷 ���“報應”，同上，第 ���頁。

��



　　産生這樣的報應故事，說明以驢爲對象的虐殺、虐食有一定的 遍性。
　　當然，以驢肉爲食，不獨張氏兄弟等。玄宗李隆基尚未登基時，王琚曾宰殺自
家的驢來招待他��。睿宗子李憲死後，“所司請如諸陵，設千味食內壙中，監護使耀
卿建言：‘尚食料水陸千餘種及馬、牛、驢、犢、 、鹿、鵝、鴨、魚、雁體節之味，
並藥酒三十名。盛夏胎養，不可多殺，考求禮據，無所憑依。陛下每申讓帝之志，務
存約素，請 省折衷。’詔可。”��連葬埋的食品中都少不了驢肉。因此，也就有了驢
肉烹調方法的總結。而唐代著名的燒尾宴食單中也有“暖寒花釀驢蒸”一味。��

　　以驢之腸胃爲饌，如果理解不錯的話，應該就是後世所謂“驢板腸”。識得“驢
板腸”爲美味，可見食驢歷史已很悠久。《酉陽雜俎》有“魚肉凍 法： 肉酸 ，
用鯽魚、白鯉；魴、 、 、 ，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驢作鱸貯反。” ��

　　由於大量食用驢馬牛等家畜，影響到了農業生産，爲了保護生産資料，曾於開
元十一年頒 禁殺馬、驢、牛的詔令：

《禁殺害馬牛驢肉勅》勅：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報其功。
馬牛驢皆能任重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不令宰殺，如聞比來尚未
全斷，羣牧之內，此弊尤多，自今已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馬牛
驢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諸州，並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輒有殺害，
仍令州縣及監牧、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禦史隨事糺彈。開元十一年
十一月。��

　　雖有禁殺詔勅，但仍無法阻遏貴族們的獵奇、嗜欲和口味之好。驢和其他家畜
一樣，仍是一些人口中的美味。
　　在這種奢靡、獵奇的飲食風尚影響下，以公驢的生殖器爲食就不足爲怪了。如
果說《酉陽雜俎》這條材料爲孤證的話，唐代的一則笑話可證長安流行吃公驢生殖
器，段成式所記不誤：

山東人來京，主人毎爲煮菜，皆不爲美，常憶楡葉，自煮之。主人即戲
云：“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爲有楡氣。”答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

��“上于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于封
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于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
滂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
所諮議合意，益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
琚之謀，勘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唐］鄭綮《開天傳信記》，王仁裕等撰、丁如
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頁。）

��《新唐書》列傳第六，“三宗諸子”。中華書局點校本，第 ��册，第 ����頁。
��［宋］陶穀撰、李益民等注釋《清異錄》（飲食部分），中國商業出版社，����年，第 ��頁。
��《酉陽雜俎》卷七“酒食”。第 ��頁。此段筆者依自己理解重新作了標點。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九，商務印書館，����年，第 �	�頁。

��



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爲有苜蓿氣。”主人大慚��。

“驢軸”正是公驢之生殖器，且加工方式爲“煮”，應和今日煮熟醬漬方式相同。到了
近代，驢肉成爲一些地區的美食，至有“天上龍肉，地上驢肉”之美稱��。筆者家鄉
也有這樣的說法。
　　即使作爲肉食原料，驢也遭遇了太不道德的對待。不時有令人髮指的虐食驢的
現象見諸於史料。據《清稗類鈔》記載，太原在清代，有一賣驢肉的菜館：“鱸香館
烹驢：太原之城外，有地名晉祠者，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
香美，遠近聞名，往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鱸香館，蓋借鱸之音為驢也。其法以草驢一
頭，豢之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樁，將足 縛，而以木一根
橫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碎割。欲食
前後腿，或肚，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尚未死絕也。此館
相沿已十餘年，乾隆辛丑，長白巴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事，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
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餘俱發邊遠充軍，勒石
永禁。”��雖個別地方長官禁止，但虐食驢肉之風從南北朝開始，一直到清代，斷續
有之。“天上龍肉、地下驢肉”之謂，背後是駭人聽聞的虐殺。

四、食用動物生殖器的考察

　以動物生殖器爲食養生是中國食物史上的一個傳統，充斥於醫食典籍。現舉數
則：
　 �� 白馬陰莖：約成書于東漢的《神農本草經》謂“味咸平，主［治］傷中脈絕，
陰不起。強志益气，長肌肉，肥健生子。”�� 此後，歷代醫典、食典多有載：“［修治］
［藏器曰］凡收，當取銀色無病白馬，春月遊牝時，力勢正強者，生取陰乾，百日用。
［學支曰］用時以銅刀破作七片，將生羊血拌蒸半日，曬乾，以粗布拭，去皮及干血，
挫碎用。［氣味］甘，咸，平，無毒。［主治］傷中，脈絕，陰不起，強志益氣，長肌
肉肥健，生子。……［別錄］益丈夫陰氣。［ 曰］陰乾，同肉 蓉等分爲末，蜜丸
梧子大。每空心酒下四十丸，日再。百日見效。［甄全曰］主男子陰萎，房中術偏用

��曹林娣、李泉輯注《啟顔錄》卷下，第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條輯自《太平廣記》卷
二五七“嘲誚五”。

��田中靜一編著、洪光柱監修《中國食物事典》，柴田書店，����年，第 ���頁。加茂儀一《家畜
文化史》亦謂：“古代中國人認爲驢肉是‘天上的龍肉’一樣的美味。”（古い時代に中國人は、この
家畜の肉を天上の龍の如くに美味な肉として大いに珍重していたといわれている。）財團法人法政
大學出版局，����年。第 ���頁。

��［清］徐珂《清稗類鈔・飲食》，中華書局，��	�年，第 ��册，第 ���
頁。
��王筠默、王恒芬輯著《神農本草經校證》，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		年，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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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飲膳正要》謂“白馬莖，味醎（咸）甘，無毒，主傷中脈絕，強志益氣，長肌
肉，令人有子，能壯盛陰氣。”��

　 �� 山獺：汪價《廣自序》：“世之愚儈縱情雕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
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
一牡管百花，鬻之眇房中之術，何期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采陰之說，
謂禦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屍解、海狗百日沖舉也。”
　　“［時珍曰］山獺出廣之宜州、 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插翅。其性淫毒，山中
有此物，凡牝獸皆避去，獺無偶則抱木而枯。瑤女春時成群入山，以采物爲事，獺
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枚，直金
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 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
方士多以鼠璞、猴胎爲之。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
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也。此說出范石湖《虞衡志》、周草窗《齊東野語》中，

而不載其形狀，亦缺文也。”
　　李時珍曾斥責“今有方士邪術，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謂之先
天紅鉛，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謂《參同契》之金華，《悟真篇》之首經，皆此物也。
愚人信之，吞咽穢滓，以爲秘方，往往發出丹疹，殊可歎惡。”��

　　李時珍以批判的態度對待動物生殖器進補，但在他的著作中仍記載了許多這類
養生方。
　 �� 枸杞子燉牛鞭��。
　 �� 豚卵��。
　 �� 牡狗陰莖。《神農本草經》：“味咸平，主傷中，陰痿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
女子帶下十二疾。一名狗精。”��

　　“狗精。本經：六月上伏日取，陰乾百日。別錄：［氣味］咸平，無毒。［思邈
曰］酸。［主治］傷中，陰萎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本經》：
治絕陽及婦人陰萎。《日華》：補精髓。”��

　 �� 陰卵。［主治］婦人十二疾，燒灰服��。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華夏出版社，����年，第 ����頁。
��［元］忽斯慧《飲膳正要》卷三，四部叢刊續編子部，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岩

崎氏靜嘉堂文庫藏明刊本，第 ���册，第 �頁。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第 ����頁。
��胡海天、粱劍輝編《飲食療法》，廣東科技出版社 ����年，第 �	頁。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第 �
��頁。
��《神農本草經校證》第 ���頁。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第 �
��頁。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第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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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驢陰莖：［氣味］甘，溫，無毒。［主治］強陰壯筋��。
　 �� 鹿鞭、鹿精��。
　 �� 狸陰莖：［主治］女人月水不通，男子陰癲，燒灰，東流水服��。
　 ��� 雄鷄睾丸。據《支那民俗の展望》一書記載，揚州有專門的雄雞睾丸料理，一
次要宰殺幾百隻雄雞以取其睾丸，食用的目的也是爲了“補身壯陽”。��

　　就目前所知，常用於養生的雄性動物生殖器計有驢鞭、馬鞭、虎鞭、豹鞭、鹿
鞭、狗鞭、海狗鞭、牛鞭、羊鞭、山獺鞭、狐狸鞭等等，不一而足。
　　由食用雄性動物的陰莖，推及到了腰子、睾丸甚至精液等。女性則食用雌性動
物生殖器以補陰。
　　這種風氣也盛行明代宮廷中：

內臣最好喫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則
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於白牡馬之卵，尤爲珍奇，曰
“龍卵”焉��。

　　今日敦煌市面上一對驢的睾丸（稱作“驢蛋”）買到人民幣 ��元，足見珍貴。
民間除了以像驢鞭這類原料爲食外，還流行以各種動物生殖器泡酒飲用。爲了滿足
一些人的需求，一些生産酒的廠家，甚至將雄性動物生殖器作爲原料釀制在酒中銷
售。如流行在市面上的各種“三鞭酒”（酒中加鹿鞭、海狗鞭、狗鞭；或虎鞭、豹鞭、
狗鞭；後虎豹不易得，屬國家保護性動物，於是改爲牛鞭、狗鞭、羊鞭、驢鞭等）、
“青春靈”（酒中加 牛鞭、牛睾丸）等等。魯迅先生在《准風月談・中國的奇想》一
文中也曾提到：“無論古今，誰都知道，一個男人有許多女人，一味縱欲，後來是不
但天天喝三鞭酒也無效，簡直非‘壽終正寢’不可的。”��

　　書肆中流行的“飲食料法”和養生類著作中，以各種動物生殖器爲原料配伍方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據筆者所知，中國西部民間一直有以公驢生殖器爲食的傳統，民間認爲不生育
與性能力有關，因此男性要食用此類食物以補陽。雖如此，食驢鞭也並非張揚 遍
之事，大多隱其真名而以“金錢肉”、“蝴蝶肉”等而稱之，不登大雅之堂。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後，由於經濟的發展，飲食業的繁榮，爲了滿足一些食客追求新奇和“壯
陽”的心理，這種本在民間作爲“食療”的一道並不很有名的菜 ，開始公開出現在
有名的酒店，食客趨之若鶩，價格不斷攀升，成了一些酒店飯館的當家菜 ，而一批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第 ����頁。
��後藤朝太郎《支那民俗の展望》，アジア學叢書 ��，大空社 ����年 ��月，第 ���	���頁。
��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第 ����頁。
��《支那民俗の展望》，第 ��頁。
��《酌中志》卷 ��“飲食好尚紀略”，北京古籍出版社，�

�年，第 ���頁。
��《魯迅全集》第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年，第 ���頁。

��



加工企業也隨之出現。有些生産廠家甚至編造隋煬帝、武則天、楊玉環喜歡金錢肉
而作爲宮廷貢品的假話來吊食客的胃口，推銷其産品。而當代以西部爲背景的文學
作品中，也不乏描寫在酒店飯館食用金錢肉的情節。
　　據中國權威機關分析，驢鞭並不含有特殊的物質成分以增強男性的性欲。其各
樣成分如下“驢鞭營養成分表”。
　　那 ，是什 原因使中國人熱衷於食用這種既不雅觀、口感也不怎 好、又難
以加工的動物肢體 ？ 衆所周知，這和中國人以食物養生的觀念有很大關係。
　　中醫歷來認爲“藥食同源”，又主張“以形補形”，“喫什 補什 ”至今仍是大
多數中國人深信不疑的觀點。

驢鞭營養成分表

成分名稱 含量 成分名稱 含量 成分名稱 含量
可食部分 ��� 水分（克） ���� 能量（千卡） ���

營養（千焦） ��	 蛋白質（克） 
��� 脂肪（克） ��	

水化合物（克） ��� 膳食纖維（克） � 膽固醇（毫克） �	�

灰份（克） ��	 維生素�（毫克） � 胡羅蔔素（毫克） �

視黃醇（毫克） � 硫 素（毫克） � 核黃素（毫克） �

尼克酸（毫克） � 維生素 
（毫克） � 維生素 � ���（毫克） ����

α�� � �β�γ��� � δ�� �

（毫克） �� 磷（毫克） �	 鉀（毫克） ��


（毫克） ��	�� （毫克） �	� 鐵（毫克） ��	

（毫克） ��
	 （毫克） ����� 銅（毫克） ����

（毫克） ���� （毫克） �

　　　　　　　　（此表來源於“中國農博網 ������������������� !�� �”）

　　即動物或植物的某一部分，只要和人的肢體相似，就可以補充人的相關部分。馬
王堆漢簡中即有“尺蠖之食方，通於陰陽，食蒼則蒼，食黃則黃，唯君所食，以變五
色”��的說法，可稱之爲“以色補色”，當爲後世“以形補形”觀念的濫觴。歷來傳
世醫典雖無直接論述，但作爲養生觀念，卻根植于中國人的內心之中。翻檢歷代中
醫醫典，對症食用動物相應部分以治療疾病的醫方比比皆是，如食用腦汁補腦、食
肺治療肺病，食肝治療肝病，食胃可治療胃部各種疾病等。豬腰治療腰痛，喫豬肺
可以“清補肺經”；喫豬肚可以“溫中和胃”；心悸等症可用豬心 柏子仁；肝鬱肋痛
可用豬肝蒸合歡花，喫豬皮可美容等��，前舉明代宮廷宦官喜歡食用“不典之物”即
一例。在淫風盛行的明代，甚至有食用同類生殖器以補陽器的駭人聽聞的事例：

又有孫太公者，自云安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遊縉紳間。乃
��魏啓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成都出版社 ����年，第 ��頁。
��以上各食療方見胡海天、粱劍輝編《飲食療法》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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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熱劑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爲媚藥，凡殺
稚兒數十百矣！ 爲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采“割生人律”。或以
爲未允，士大夫尚有爲之求貸者。會逢大赦，當事恐其有詞，與奸人王
曰干等同斃之獄��。

　　而時至當代，也不時有爲了壯陽而食用同類生殖器的事例報道。
　　不僅如此，由此推及出的“以形補形”觀念甚至延伸到植物當中，如核桃仁形狀
似腦，故補腦；豆類形狀似腎與睾丸，故補腎；杏仁形似心臟，故補心；百合形似
肺，故補肺等等，不一而足。這樣的例子也充斥于各種中醫著作。
　　食用雄性動物生殖器以壯陽與其說是來源於“以形補形”的食物養生醫療觀點，
毋寧說來自於人類早期的巫術觀念。通過食用雄性生殖器來滿足男性對性能力增強
的欲望，幻想通過食用雄性生殖器，該動物的性能力便可轉移到自身身上，而驢馬
生殖器之形狀及碩大則是那些幻想者的首選。
　　如果“驢 ”確爲“驢 ”之訛誤，則唐代已經烹 公驢生殖器成爲養生食物，
且在長安知名。其加工方式當非“炙”法，因生殖器組織特點，用炙法將無法咀嚼。
而《鹽鐵論》中的“馬 ”如果爲公馬的生殖器，則中國人喫雄性動物生殖器的歷史
將更早。
　　前文已經說過，將軍曲良翰是一個具有西部從軍背景的軍人（莊申先生也認爲
“曲良翰可能也是來自陝西或甘肅的西北人士”。引文同上），他嫺熟“驢 ”和“駝
峰炙”的烹調方法，當非自創，而是將西部一帶的烹調方法引入到長安而已。因此，
不獨“駝峰炙”，“驢 ”的加工方法也當傳自西部。上舉數例食用驢肉的史料，其發
生地均爲西部也說明西部是傳統的食驢區域。至今在中國西部的陝西鳳翔、甘肅的
華池、慶陽、隴西、武威、張掖等地，都有加工驢鞭的傳統。加工的主要方式是煮熟
後醬漬，喫用時薄切涼拌。如圖：

　　飲食療法和食物養生在中國飲食文化的構成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古代
即有“醫食同源”之說。因此，食用雄性動物生殖器以提高性能力，雖源自早期的巫

��“元明筆記史料叢刊”本，［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八，第三册，中華書局，����年，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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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原理，卻符合中國人的養生觀念。在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礎上，人們開始有針
對性地選擇食物的品種以對身體施加某種影響，這本是對人自身和食物特性認識的
一個進步，直到今天，人類仍在探索從食物中獲取對身體有益的元素。但像通過食
用生殖器來提高性能力，究竟有無效果？ 已超出學識所限，筆者無力回答。但食用
動物生殖器的行爲卻是中國飲食文化中的一個特別現象，對此加以研究，不僅在飲
食文化史，而且在文化人類學研究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結語

　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七“將軍曲良翰能爲驢 、駝峰炙”中之“ ”，應
爲“ ”，“ ”爲雄性生殖器，猶“龜”。“驢 ”即公驢之生殖器，俗稱“驢鞭”。由
於“ ”不常用，唐人一般寫作“駿”。杜甫詩《鄧公 馬行》“肉駿 連錢動”可
證。後人不解“肉駿”，改爲“肉 ”，是對杜詩的誤解。而“駿”、“ ”、“ ”三字
音相近、形相類，也容易致誤。以雄性動物生殖器爲食，在中國起源甚早，早在漢
代《鹽鐵論》中即出現市肆買賣加工的“馬 ”，延至唐代，由於驢的廣泛飼養，食
用驢肉較爲 遍，加工、食用驢的生殖器成了一些人的好尚，浸淫成風，雖價格不
菲，食用者也趨之若鶩。食用雄性動物生殖器與中國人“以形補形”、“喫什 補什
”的養生觀念密切相關，人們期望進食生殖器以提高性能力。其實動物生殖器並

不含有提高性能力的特殊營養成分，這種觀念源於早期的巫術原理：幻想通過食用
生殖器，該動物出色的性能力就會轉移到自己身上，驢馬碩大的生殖器爲他們提供
了想象的空間，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使食用像驢鞭這樣的行爲一直持續到今天，長
盛不衰。而由於將軍曲良翰西部從軍的背景（也可能他本人就祖籍西部），其嫺熟的
加工“驢 ”的烹 技巧，或者就是源於西部――時至今日，陝西、甘肅一帶，仍然
延續著傳統的加工驢鞭的傳統，“金錢肉”今天已經成了西部的一道地方特色明顯的
饌，仍然吸引着大批好奇或期望提高性能力的男性。

（本文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 ���������年度科學研究費特別研究員獎勵費“絲綢之路飲食文
化研究”項目資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高田時雄先
生及班員各位提出了中肯意見。在此並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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